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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民用无人机不仅作
为一种井喷式发展的新兴业态
引人注目，也因着对公共安全问
题的一次次“冲击”而成为急需
认真应对的一大问题。日前，不
堪“乱飞”惊扰的广州白云机场
明确表示，将倾力研发并启动电
子围网技术，以电子屏障限制无
人机的擅自闯入。

在某种意义上，白云机场的
做法是一种具有样本价值的自
卫之举。在如火如荼的发展过程
中，民用无人机时常会呈现出某
种“野蛮生长”的特征，时常沉迷

于自顾自地欢快“飞行”，而忘了
自己的边界。在这方面，最受关
注也最难以容忍的是，某些无人
机用户无视对航空安全的巨大
威胁，擅自操控无人机闯入载人
民航飞机航线或机场范围。这两
年来，此类事件频频曝光，频次
之高大令人目不暇接。在这种背
景下，机场方面不等不靠，积极
作为，以有针对性的技术创新

“对冲”无人机的任性，消除由无
人机“乱飞”带来的安全隐患，应
对问题的态度值得点赞，应对问
题的方法值得借鉴。

与此同时，更应该看到这种
“自卫”背后的无奈。这些年来，
民用无人机技术因其在农林、环
保、交通、救援、气象、测绘、航拍

等多个领域的巨大应用价值而
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初步
统计，目前，我国民用无人机企
业有一千多家,出口数量约占全
球总出口数量的70%；全国消费
级别的民用无人机玩家数量超
过5万人,发烧友和爱好者以每个
月二三百人的数量在迅猛递增。
相对于这种“先进”局面，民用无
人机监管却明显滞后。

当然，这并不是说有关各方
在民用无人机监管方面无所作
为。自2009年以来，中国民航局在
民用无人机领域陆续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和规定。比如，《民用无人
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
规定》，对无人机进行了定义与分
类；《轻小无人机运行规定（试

行）》，对轻小无人机做了更细的
分类，并首次提出了无人机云系
统管理的理念；新修订的《民用无
人机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对无
人机的机型及其驾驶员的资质进
行分类管控。但是，专门针对民用
无人机的更具权威性的法律尚付
阙如不说，既有的政策规定也大
多停留于原则性要求，在适航认
证、可用空域、空管规则、责任和
监管主体等方面亟待细化。

正因如此，民用无人机的各
种“乱飞”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麻
烦时有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这
不仅包括擅闯机场与航线“骚扰”
民航，还包括高空坠落损物伤人，
私闯民宅侵犯公民隐私，乃至用
以进行恐怖活动。这些问题的解

决显然不能指望个人与单位的
“自卫”，治本之道是监管的尽快
到位。如果说民用无人机“起飞”
之初，监管应该保持足够的审慎
与谦抑的话，那么，在经过了多年

“试飞”之后的今天，针对性的监
管已经没有丝毫怠惰的理由。

毫无疑问，该是系统而严格
地规范一下无人机的时候了。政
府监管部门、研究开发者、生产企
业、用户代表等相关各方坐在一
起,经由耐心细致的研讨，在系统
地梳理既有政策规定、认真总结
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并
认真实施一套全面覆盖制造、销
售、使用、流转等各主要环节的民
用无人机的公共监管法律体系与
制度，已是迫在眉睫。

民用无人机不能无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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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考“利益链”令艺术蒙羞

□武洁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近年
来，虽然多地在统一标准和加强
考试现场监督方面进行了不少
改革，但艺考招生仍存在漏洞。
艺考腐败案件频发，从单人受贿
到上下串通分肥。有的教师利用
职务之便索贿。2014年11月，上海
戏剧学院表演系教师卓越成因
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在
2014年借担任该校本科阶段专
业招生考试面试考官之机，他组
织考生进行有偿辅导，向2名考

生家长索要贿赂，总额21．5万
元，为考生谋取利益。

学艺很“烧钱”，从艺需谨
慎。这的确是个善意的提醒。艺
术无价，真正选择了学艺之路，
当然不能舍不得投入。事实上，
除了乐器之类的硬件投入之外，

“艺术从娃娃抓起”的特性，更意
味着投入将是个长期累积的过
程，而拜师学艺的软投入，同样
相当可观。尤其是想要拜读受教
于名师门下，自然意味着要承担
更高的投入。从这个意义上说，
相比文化课的学习，艺术学习的
门槛的确相对更高。无论是购买
维护器物，还是争取相对稀缺的

良师，都注定了艺术道路会更加
“烧钱”。

不过，当数十万的投入并非
用于学艺，而是用于徇私舞弊时，
从乐团老师到艺考评委，再到高
校的艺术权威，就成了艺考道路
上的一道道关卡乃至形成一条利
益链。考生要想通关，凭借艺术天
分和实力还不够，还需要层层打
点，处处公关。艺考流程中的“通
关费”，甚至有了明码标价，而为
了迎合这一规则，更是不乏直接
给业内权威送房、送车钥匙的，艺
考背后还藏着如此大的“胃口”，
的确不能不令人咋舌。

于是，对于那些看好孩子的

艺术潜质，并认为只需舍得为孩
子的艺术学习投入，便能激发潜
质、有所收获的家长来说，恐怕
只能是“很傻很天真”。殊不知，
艺术学术的投入，顶多只能算是
餐前甜点，想要铺平通往艺术殿
堂的坑洼与沟壑，还有更大的胃
口和“黑洞”需要填补，这无疑更
加令人绝望。

而另一方面，当艺考从对艺
术的衡量与评价沦为一条明码
标价的利益链，不只是对艺术的
玷污，更是对艺术本身无可挽回
的戕害。可以设想，用金钱铺就
和打通的艺考之路，必然意味着
胜出的不再是艺术，而是金钱。

只不过，艺术的美好与纯粹，并
不是只需金钱便能锻造的，当金
钱排斥了才华，这样一条艺考利
益链，恐怕不啻为一条艺术自戕
的绳索。当“挖空心思挤进来的
学生不爱艺术，混到学位又巴不
得远离艺术”，艺考利益链又何
尝不是背后的始作俑者呢？

基于此，学艺很“烧钱”，从
艺需谨慎，虽不失为善意的提
醒，但绝非艺考腐败存在的借
口。无论如何，艺考背后的腐败
与利益链，都不该成为一种被纵
容和默默接受的潜规则。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A02-PDF 版面

